我這八年(六)










　　熊倪


亞特籣大為一段八年史畫出一個圓圓的句號

　　1996年7月28日北京時間20點，在亞特蘭大，我站在那塊熟悉的3米板上遙望過去，漢城、巴塞羅那仿佛一起向我走來，直到觸手可及──這個4年來多次在腦海裏放映的鏡頭，這天終於變成宜切的現實。

　　我知道，這個水池周圍的人們仍然認識我，但他們不一定知道當年站在跳台今天站在跳板上的熊倪已變了個人，就像一台舊電腦換了一個新程序。

　　在我後來拿下跳板金牌後，美國名將倫奇說了這麼一句話：在我的印象裏熊倪總是得第二名或第三名，這次他應該拿到這枚金牌。

　　實際上，倫奇或許忘了，我在世界杯中多之拿到多項冠軍，並非如他所言“總是得第二名或第三名”。不過倫奇肯定同情我在前兩屆奧運會的不幸遭遇。按倫奇的說法，大家在我面前加了兩次塞兒，這次該輪到我了。

　　我不這麼看，因為我清楚，無論跳台還是跳板，無論是奧運會還是其他世界大賽，決沒有現成的冠軍等我去拿，每一次都得立足拼搏。

　　我說過，賽前我在心裏扒拉了一下算盤，估計自己奪冠的希望只有30％，這樣，我就必須在比賽中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以100%的發揮加30%的希望去衝擊冠軍。既然幾位對手頭上都頂著光環，我干脆以一個新兵的姿態出現好了，況且，在奧運會3米板上，我的確是個新兵哩！

　　我的低姿態果然收到了奇效，比賽時很能放開，7月28日的預賽結束後，我名列首位。次日我在半決賽中也一路領先。

　　記得哲人們常在書本中說，人不怕犯錯誤，就怕重複犯曾經犯過的錯誤。對於4年才有一次的奧運會來說，我如果當了哲人所說的第二種人，那簡直是不可饒恕。

　　對運動員而言，最殘酷的事情是甚麼？不是長年累月訓練的艱苦，也不是比賽時沉重而緊張的壓力，而是唯一該你發揮的時刻你走了調。我這八年，有過許許多多的輝煌，但這並不能減免我在極少的時刻留下的遺憾。

　　決賽是在當地時間7月29日晚上舉行的。由於上午是半決賽，中間不再隔著難耐的夜晚。據說，本來人家把過去的賽制改成一天拉長戰線的比賽方式，是要“整治”中國人的，幸好中國跳水隊在賽制改革後及時采取了針對性措施，中國隊員實際上並不會吃多大虧，相反，倒是不少外國選手一下子難以適應這種賽制。我呢，好歹不會讓白天變成夜晚滋生出可怕的心理壓力。

　　但是，我在汏賽中並非沒遇到一點麻煩。按預賽和半決賽積分排序，我是最後一個出場，余桌成排在我之前。跳第3個動作時，余卓成的307C表現相當出色，一下子得了87分多，而接下來我的第3個動作205B正好是自己沒有把握的動作，因為余的得分太多，我即使正常發揮，積分也要落到第二位，而距離一旦拉，大孰勝孰負，真是尚難預料……
　　也就是這麼一間念，我趕忙“制止”了自己的思想。

　　我一心想要領，想動作要領，想205B的要領。此刻，我唯一的敵人就是205B，我先把205B想像得很渺小，然後再想這麼渺小的敵人我得有信心打敗它！

　　72分！發揮正常，我只比余卓成落後了5分，在一個所謂決定命運的時刻，闖過了一道鬼門關。

　　第四輪，我又追趕上去，起過余卓成0.6分。

　　沒料到，我只注意盯自己的隊友，斜刺裏人家又伸出一把不軟不硬的“刀”。倒數第2個動作，應該說是前3名選手最重要的心理考驗時刻，我是說大家都沒有外力幫忙的前提下。倫奇在余卓成之前出場，他基本上順利完成了他的動作，客觀上講，這個動作完成的比較規範，但是，裁判們如同約定好似地給他打了高分，倫奇自己也許沒料到他會最後得到超出90分的罕見高分。

  在跳水界，這不是第一次；在奧運會，這也不是第一次，在美國，在這個一向視公平為生命的國土上，那些來自美國之外的裁判把自己所能送出的人情一古腦兒送給了倫奇！

　　這意味著，最後一個動作我和余卓成稍有閃失，金牌又會戊為煮熟的鴨子！

　　假如換了其他國家的運動員，這一切都會變為現實，幸好我倆是中國運動員，是平時被人算計慣了被迫在平時訓練時採取過針對性訓練的運動員。

　　先是余卓成頂住了，他在最後一跳撕破了裁判們溫情脈脈的虛偽，也為我亮無壓力地完成自己的最後一跳鋪平了道路。我的金牌應該有余卓成的一半。

　　最後一個動作完成後，直到離開水池，我才意識到一面沒有動作了，不用再嫦緊神經想動作想要領了，不用再想著趕別人或擔心被別人超過了……
　　幾乎是不由自主，我突然得雙腳底向上湧起一股熱流，然後這股熱流不可控制地要從最不爭氣的兩隻眼睛淌出來。男子漢特有的自尊又促使我本能地轉過身去。

　　8年，我在跟時間比賽。

　　8年，流下的不僅是汗水。

　　8年，我終於明白了夢或許是別人書中的文字、枕上的感覺，卻是我與生活每天每天的對話。

　　8年，我怎能不提它！















（全文完）

　　　　　　　　　　　　　　　　　　　　　　　（李央整理）

附記：

　　《我這八年》連載期間，許多熱心讀者來信對熊倪的自傳表示出極大興趣。香港的張寧為購買載有此文的幾期《新體育》雜誌專門向本刊發來求援信。

　　不少體育迷對熊倪的近況亦十分關心。1月28日，本刊記者撥通了遠在湖南的熊倪的電話，請他談了近期打算。

　　熊倪首先對廣大體育迷對他的一貫支持表示感謝，並聲稱《我這八年》的歷史是自己與跳水迷們一起用心血寫出的。奧運會後，他收到大量體育迷來信，因時間關係，無法一一答複，在此想借《新體育》一角致欺。

　　目前已是湖南大學工業貿易系四年級學生的熊倪，近期正忙於備戰第8屆全國運動會，屆時將代表湖南省參加男子1米跳板、3米跳板、10米跳台跳水的比賽，爭取為養育自己的家鄉再建新功。

